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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个颠沛流离的乱世，一段缠绵悱恻的情缘。
    流落梨园的豪门幼子，频遭各阶层男女钦慕，纵然青梅竹马，怎敌宿命离合。
    黄土垅头白骨，红绡灯底鸳鸯。
国破山河碎，何处是故乡———千劫未灭的民国传奇。
    绮窗朱户浓荫满，绕砌苔痕青遍。
    碾玉成尘，埋香作冢，一霎光阴都变。
    肋人凄恋，有树底娇莺，梁间乳燕。
    剩粉遗芳，亭亭倩女可能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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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戴明，笔名白焰、元悟空。
     
　　历任全国政协办公厅《人民政协报》“两会”特别执行主编；中国消基会《商品与质量》主编；
中国科协《环境与生活》编委、专題絍任；北京安徽企业商会理事。
     
　　先后采访过全国政协副主任王忠禹、李蒙、阿不来提；全国政协常委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珍禽记>>

书籍目录

引子第一章　明珠投暗起风尘第二章  芳菲桃李盛梨园第三章  画屏灯火彻楼台第四章  豆蔻羞捻桃花枪
第五章  新蕾初绽为君妍第六章  燕语莺声婉转开第七章  多情岂止春庭月第八章  绊惹东风催愁来第九
章  取次花丛懒回顾第十章  乱弹冰弦慕周郎第十一章  红藕香残玉簟秋第十二章  锦瑟无端意凝结第十
三章  远别始知离恨短第十四章  等闲只语平微澜第十五章  天涯莺啼声声怨第十六章  彩蝶无风自翩跹
第十七章  自拈裙带结同心第十八章  天教憔悴瘦清姿第十九章  青萍无主为谁逐第二十章  杨柳逶迤愁
远道第二十一章  芙蓉着雨胭脂落第二十二章  未解相思幽寂浓第二十三章  碧纱帘帓轻如水第二十四章
 白云辞色满苍梧第二十五章  此情无计可消除第二十六章  正是玉人肠断处第二十七章  今夜频将明烛
剪第二十八章  彩室筝箫相对鸣第二十九章  乌云压城城欲摧第三十章  薄缘未果拈花笑第三十一章  潇
潇风冷欲苍茫第三十二章  叶落归根子在枝第三十三章  金风玉露一相逢第三十四章  缱绻许来千般愿第
三十五章  山河破碎风飘絮第三十六章  狰狞铁蹄无间狱第三十七章  刹那莺飞春已尽第三十八章  凋落
成尘不堪折第三十九章  飘零故燕筑旧巢第四十章  空枕啼血隔幽冥第四十一章  日暮乡关何处是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珍禽记>>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明珠投暗起风尘 滚滚的黑烟飞一般压过来了，如同涨潮的海水一般，裹挟着呛人的灰风，漫
过城墙，一浪挨一浪地捕捉着渡口上蠕动的人流。
苍白的长江被蒙在浅黑的硝烟里，惊惧地颤抖。
天和地黑成一片，那崩天裂地的爆炸声中，人流发出的嘈杂声，撼得江面上两艘满载的轮船不停颠簸
，然而渡口的人潮，像开了闸的瀑布一般，向那两只已经“呜呜——”长鸣的轮船上倾泻而下。
石妈用双手死死地抱紧了剪票口的一根木头柱子，有人挑着担子从她身边拼命地挤过去。
她的两手几乎要抱不住那根木头，包着头巾的妇女和扛着被卷的男人一个个地由她背后蹭了过去。
石妈低下头看了看两个孩子，大声喊道：“抱紧我！
抱紧我！
”她接着便抬起头来，用力吸了一口气，竭尽全力地对着岸上的人潮叫喊：“太太！
太太！
先生——”一面喊，一面吃力地在那些豆粒般大小的人头中寻找一位戴裘皮帽的年轻女子和一位戴礼
帽的绅士。
“娘！
娘！
”是石妈十六岁的儿子立峰在嚷，“娘！
船要开了！
”“等等太太呀！
”石妈哭了，拿手抹了把眼泪，绝望地嘶叫，“太太——先生——太太——先生——” “这位大嫂！
兵荒马乱的，就别找了！
”说话的人看到石妈放声大哭，便也提高了声音嚷：“你还是让开路吧！
北洋军就要破城了！
新军败了！
”“太太——”“轰”的一声巨响，剪票口的木栅栏被人潮冲塌了，石妈下意识地一松手，才没有随
着那股强力倒下去，然而不等她站稳身子，就被后面的人一推，踉踉跄跄地就冲到了江边，幸好两个
孩子始终紧紧地跟着她，才没被人潮冲倒。
石妈刚松了口气，身后又是一紧，立时向前一撞，便上了甲板，浑浊的江水在渐渐移动的船身边掀着
几米高的巨浪，石妈慌了神，而膝下一直没出声的孩子又“哇”的一声哭起来：“妈妈——”“少爷
！
少爷不要哭了！
”石妈想把五岁的小克抱起来，却根本弯不下腰，只能将立峰和小克护在膝前，这才想起来撩撩满头
的乱发。
小克两只小手拼命攥着石妈的黑府绸灯笼裤，连哭带嚷地道：“我们去广州！
我听妈妈说，从广州到香港去⋯⋯石妈，我们去广州找妈妈⋯⋯”石妈如梦方醒地抬起头来，看看四
周密密麻麻的人群问：“这艘船是去广州吗？
”“那一艘去广州。
这艘去上海。
”不知谁回答了一句。
、 石妈急了，不要命地向船梯那里挤：“让一让！
让一让，我要下船！
请让一让！
”人群如同石壁一般纹丝不动，石妈偶然间一抬头，却见船舷外黑乎乎的一顷江水，直连到迷迷蒙蒙
的天际，回首顾盼南京码头，不知何时已成为极遥远的一线黑岸了。
上海码头的气象比南京江岸要平和得多。
虽然从江轮上下来的一群人衣衫褴楼，不多时也都散尽，和南京马路上一样的黄包车来来回回地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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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黑油亮的外国汽车也随处可见。
正对着码头的，是一幢尖顶的洋楼，有些像西北欧乡间的教堂。
那淡灰的砖楼顶部，是一面硕大的罗盘钟。
石妈在那不紧不慢的钟声里紧锁住眉。
立峰和小克两个孩子一声不响地跟着自己。
才出渡口，街边就是一溜小吃摊，架在炉膛上的蒸笼和汤锅。
一只只都冒着热气，香喷喷地连成一团浓雾，很像每天早晨长江上的那种白白的江雾。
“姆妈！
老好吃的汤包！
”不知哪个摊主在向石妈兜揽生意。
石妈只是摇了摇头，却又不由看了两个孩子一眼。
立峰毕竟十六岁了，比较能控制一点，而五岁的小克就不同了，一双眼睛紧紧地盯着摊主手里的两个
小汤包，目光异样炯亮。
摊主瞧着小克，带笑地把手一挥，“小少爷，尝一个啦！
”石妈见这样子，生怕小克站住不走，便将小克的小手一拉，几步便从这些桌子里插了出去，拐进一
条弄堂。
弄堂打扫得倒还干净，石妈乏力得很，顾不得什么，拣了个青石条，便坐了下来。
小立峰也跟着坐下，唯有小克嫌脏，不肯坐，将两只小手插在裤兜里，笔直地站着，开口道：“石妈
，咱们去广州吧。
”石妈发了半天的呆，方开口说：“在南京上船的时候，包袱弄丢了，哪里有钱买船票！
”小克不做声，低下头闷闷地，便小声地哭起来了。
小立峰忽然说：“少爷，你的纽扣不是金做的吗？
那都是钱呐！
”小克愣了一会儿，说：“有金子管什么用呢？
”“买船票呀！
去香港找太太！
”小立峰从地上一下跳起来，两只手向前一抓，将小克两个衣扣扯下来了。
晚上在旅店借宿时，石妈很快便扯开了鼻鼾，小立峰窝在石妈的脚头，早已睡熟。
只听得半开的窗户外面，有店主人走动和说话的声音，时而还有一两声泼水的声音，便再没有动静了
。
小克将被子蒙着头，睁着眼看着那轮月亮发怔，看了好半天的月亮，看得眼睛都酸了，用手一揉，却
是湿的。
月亮里依稀有棵桂树的影子，桂树长得又高又密，斜斜的，恍惚有个小人在砍那月桂。
小克不由想起嫦娥的故事来了，嫦娥奔月是妈妈说了几遍的老故事，想起嫦娥，就想到妈妈了。
妈妈颈窝那有一对红痣，衬在雪白的皮肤上，就像小白兔的红眼睛。
小克擦了擦眼泪，他记得妈妈很好看，嫦娥一定就长得和妈妈一样。
不知不觉地，小克便把两只手从被子里伸出来，想抱那轮白白的胖月亮，可是一伸手，才知道月亮老
高老远，小克将两手向月亮拜了拜，忽见一道炫目的光华刺入眼帘，小克瞧清楚那光华是右手大拇指
的戒指上折射出来的。
那是一枚真正的钻石戒指，前几天才戴上，因为小克五岁了。
小克记得，是爸爸、妈妈和他一起到首饰店里，让他自己挑的。
他还记得爸爸说：“还真识货呢！
真钻石！
”听爸爸的口气，应该是很贵重的东西。
小克想到这里，很小心地把戒指褪了下来，对着月光一看，发现那指环上刻着小字，但是他不认识那
几个字，小克拿着戒指玩了一会儿，便坐起来，把戒指的扣环拉开了些，脱掉了脚上的丝袜，把戒指
套在左脚的大拇指上，再穿上袜子，小心翼翼地放直了腿，松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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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检查全身上下，袖子上还有个黄金袖扣，用牙咬下来藏在裤袋里。
月亮静静地照着，小克裹紧了被子，向着月亮闭起眼睛。
石妈带着立峰和小克两个孩子，一直赶到渡口，才停下来歇一口气。
石妈站在一个角落里，只是瞅着剪票口看。
本来她还有余钱去买广州的船票，谁知上了一次外滩，回来便找不着钱了，竟丢了个千干净净。
这还事小，住了半个月的旅店，还差几天房钱，趁店主人没理会，悄悄地带上两个孩子跑到渡口，只
想混上船去，谁知看了一会儿，那渡口井然有序，一丝不乱，验票上船，一个也蒙混不进去。
石妈越看越急，抬手在额头上一抹，倒抹了一头的汗，正惶急间，不知由何处走来一个人。
这人穿着玄色的丝夹袄，戴着顶同色的洋呢绒礼帽，一条中式的宁绸裤，胸前的襟缝里斜挂着一条明
晃晃的金表链，气度十分安详。
他将石妈略打量了一下，又看看两个孩子，便问：“这位大嫂，可是遇到难处了？
”石妈听这人一口顺溜儿的京片子，想也是外地来沪的，便点了点头，很想从头细细地说，又觉不妥
，迟疑了半晌，才叹口气道：“想去广州，没钱买船票⋯⋯”那人“哦”了一声，说：“广州也不太
平呀，干吗去广州呢？
”石妈两手扶着小克的肩膀，向前推了一推道：“总是为了少爷，不然我就带着孩子回湖南了。
”石妈见这人举止有度，不像是邪路上的人，便把经过拣要紧的略说了一说。
那人并不立即回话，半昂着头，望向空中，似乎在想什么似的，好久才把头一低道：“原来是南京来
人。
那是几号呀？
”，“九月二号，”石妈又说，“本历的八月初四。
”那人似乎吃了一惊，随即向一旁走了几步，石妈跟了过去，他才压低声音说：“实话告诉你，大嫂
，九月二号南京去广州的船，半道儿上就翻了，一个人也没留下来。
”石妈似是挨了霹雳一般，半晌作声不得。
那人便叹了口气，说：“我看，你还是回老家去吧。
”石妈很费劲才忍住泪水，呜咽地说：“可我哪儿来的钱呢？
”那人不以为然地将手一指：“那不是？
！
”石妈顺他所指看去，却是立峰和小克两个孩子，不由吃了一惊，连哭都忘了，怵然地望着那个人。
那人笑了一笑，说道：“你是没出过门，不明白外头的事儿，一个孩子，值不少银元呐！
要是担心孩子受苦，就找个好点儿的人家，比跟着你不强多了？
”石妈听他这么说，直发了半天的愣，吃吃地道：“先生的意思，哪一个值钱呢？
”“大的好养，就是不贴心，小的又太小。
”那人揣摩了一会儿，才最后说，“还是大的吧，你去问问。
”石妈慌得要哭，哀哀地道：“那不行！
那不行！
”那人看了石妈一眼，说：“你自己瞧着办吧，我还得去办事儿。
”“先生！
先生！
”石妈急得一把拖住，那人便回过头来，却是不愿久等的样子。
石妈往四处一看，见地生人疏，一时情急，咬牙开口道： “先生！
您发发慈悲，就把小的留下吧！
”那人听石妈一说，便站住了，遥遥地看了小克半天，是十分满意的神气。
他随即从兜里摸出一大把银元来，数也不数便往石妈手中一放，说：“就这么办！
”那人走到小克身边，将腰一俯，和颜悦色地道：“跟我走吧！
”小克将手向后一缩，昂着头问：“去哪里？
”“去找你妈。
”那人说着，双手把小克一抱，直起身，不再看石妈一眼，登上一辆黄包车，一溜烟地向着南边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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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去了。
北平城宣武门外的韩家潭，是京城里有名的大下处。
那宅子四周的围墙极高，庭轩齐整，朱漆大门压着对铜门环，里进三道门楣，各有春联横批。
入门穿廊，松竹梅岁寒三友栽种，过前后厅，又三四折，是个最大的正厅，门槛最高，廊柱最大，迎
面一幅关圣，两旁堂联：“长天色映秋江媚，梨园调奏曲苑新。
”下面是花梨木的长供桌，香烛极旺，供着糕点旨酒，并有小小的三柱牌位，当中是唐朝的玄宗，左
边一个是关公，右边是杨二奎。
这是正厅，砖地铺得十分齐整，据说是宫里派人给校对的，所以门、窗、梁、棂处处精细工整。
三辉的掌班白玉珀，今年四十七岁，闲时无事，好摆个棋阵，自己下着解乏。
有时也和夫人洪品霞对弈，倒也悠闲自在。
这日正与夫人下到酣处，忽听门外的石阶上“噔噔噔”的一阵乱跑，脚步杂沓，似乎不止一人。
白玉珀心中不悦，沉声问：“谁啊？
这么没规矩！
”一句出口，外面立时没了声息，好半天才蹭进两个小孩来。
白玉珀一看，正是班子里唱老生的余承鹤和唱花旦的余双儿兄妹，这两兄妹孪生，都是九岁。
两人蹭进了正厅，“扑”地跪了下去，不敢做声。
白玉珀便扭过头看着棋盘，随即问：“跑什么呐？
”余双儿的声音，极清脆地道：“师父，是三叔回来了！
”“哦，”白玉珀有些意外，很高兴地道，“是三泰呀！
”白玉珀正要起身，却见一个人已一步踏了进来，一边用手摘着礼帽一边说：“白老板，这次不虚远
行！
给您带了个绝好的孩子！
”白玉珀才站起身，已有一个小小的孩子，十分吃力地自那老高的门槛上跨了进来。
这时正是中午，秋天的日光又亮又透，整个大厅里十分明朗，白玉珀定睛一看，还未开口，身后已是
一声低呼：“好俊的一双眼睛！
”那洪品霞原是坐于位上的，此时不但立起身来，还一径走到那孩子的面前，上上下下地细细打量，
白玉珀背着一只手，已绕那孩子，转了来回三四个圈子，问道：“你多大了。
”“我五岁。
”那孩子的眼中，一直汪着两潭泪，却是紧紧咬着嘴唇，不让那泪水滚下来。
白玉珀看着这孩子一排糯米般的珍珠牙，便对李三泰道：“这是哪家的少爷吧？
这身气度好呀！
”“他的爹娘都死了，”李三泰答得很轻松，“给白老板做徒弟，这也是前世的缘分呐！
”白玉珀没有做声，只瞧着那孩子微微地笑。
洪品霞已蹲了下去，两手搂着孩子的肩膀，说：“你爹娘都没了，就管我叫娘吧！
”跪在一边的余承鹤和余双儿，听了这话，双双对望一眼，俱都傻了，那孩子却道：“我自己有妈妈
。
”话极简短，却不卑不亢，听在耳里，并不顶撞得让人恼火。
洪品霞还想开口，白玉珀说道：“叫师娘吧！
”“孩子！
快给师父师娘叩头！
”李三泰扶着孩子的肩，教了一句。
那孩子便退后了一步，低下头先用袖子擦一擦眼泪，一声不响地跪了下来。
给白玉珀叩了三个头，转了个方向，又给洪品霞叩了三个头。
“这一叩头，你就是我的徒弟了。
”白玉珀端端正正地坐了下来，想了好久，开口说，“你往后，就跟我姓吧。
”洪品霞插说：“瞧这么白嫩的小脸儿，不露出来真叫可惜了！
就唱青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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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青衣！
跟我！
唱赵云！
唱武生！
”白玉珀将两手搓了一搓，一点头道，“有名儿了！
就叫羽飞！
白羽飞！
响亮极了！
”那孩子的嘴唇动了动想说话，却又咽住了。
还是李三泰在一旁说：“白老板，这孩子原来的名儿里，有个‘克’字”。
“那容易，姓白，名羽飞，字⋯⋯”白玉珀轻轻一击掌，“字克沉。
”说着便向余家小兄妹一指：“羽飞，那是你的师哥师姐，往后都得在一处练功了！
”小羽飞便调转了身子，向着余家小兄妹逐一作揖 “师哥！
师姐！
”余双儿乐了，一笑，将一颗缺掉的门牙洞露出来了，脆生生地说：“你是我师弟！
没说的！
”承鹤是唱老生的，童音里有几分沙哑。
他缓缓说道：“以后有事儿，来问我好了，都是三辉班儿的！
”洪品霞见两个小兄妹一派大模大样的师哥师姐派头，忍俊不禁，“哧”的一声便笑了，拿手绢堵住
嘴，指着李三泰道：“你要是真会办事呀，下回再找几个好孩子来！
”李三泰不说话，一副极为中意的神气。
照规矩走的话，师徒间要立份文书字据，规定年限任打任骂，生老病死、觅井逃亡，师门概不负责；
学徒期间，演出收入全归老师。
学生学艺之余，兼承做师门中各种杂务，伺候师父师娘。
可是小羽飞没有族中的长辈带领，李三泰权且做个保人，白玉珀饱蘸浓墨写下自已的名字，李三泰拿
着字据交给小羽飞：“孩子，该你啦。
”小羽飞双手捧着那纸，逐字逐行地研究了半天，小声说：“我看不懂。
”李三泰笑言：“看懂看不懂都是这回事啦，按手印吧！
”拉着小羽飞的小手，在印泥里只一蘸，复往纸上“啪”地一压。
白玉珀将手中收起的折扇，在李三泰的肩上敲了一记，也笑了。
李三泰便长长地吐了口气，顺手掏出一块手帕，将额角细细的汗，轻轻地按了几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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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珍禽记》是2008暖冬最动人的长篇巨制，晋江文学网热力推荐。
这是一段传奇，豪门幼子，流落梨园，众人仰慕倾羡，奈何宿命离合变迁。
这是一个故事，岁月流转，恩恩怨怨，不知痴缠红线，还是曲误周朗顾盼。
国破山河梦断，大时代下，又有几人可以从命运的洪流中逆转。
白羽高飞翅断，妖莺乳燕，终还是人世间一场离合曲终人散。
晋江官推小说《珍禽记》，为您奉上一场文字的饕餮成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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